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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智力残障人士无法与正常人一样的学习、工作，那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这次的实践团队带着这些疑惑和对智障人士的关爱，走进了一些智力残障人士的福利院和五角场阳光之家。本期将对他们小组的调研活动作专题介绍。
[浮光掠影]
有爱就有家

本次调研，本期的实践团队走访了智障儿童和智障人士的治疗以及生活场所，全面了解智障人士和智障家庭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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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们最先走访的是华新残疾儿童康健园。这里主要为智障儿童提供保健医疗，不进行药物治疗。因为在这里治疗的孩子，已经对药物已经没有作用了，只期望可以通过辅助的按摩和运动恢复大脑对某一特定肢体的控制，促进脑部的发展。通过和医生以及带小孩前来治疗的家长的聊天，同学们了解到残障儿童家庭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经济方面——每个月需要花上千的治疗费。虽然上海会对本地居民会有一定的经济补助，但也仅仅算是绵薄之力，外地没有相关政策额政府使得家庭负担更重。除此之外，压力还来自于生育残障儿童后产生的心理问题、照顾残障儿童所需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家庭矛盾的加剧。

之后实践队伍走访了慧欣儿童康育院，虹口儿童福利院等政府扶持的福利机构。虽然福利院的设施大都齐全，儿童们都得到了阿姨的照料，而且有特定的志愿者和老师来这里帮助孩子们，但是毕竟人力有限。两个阿姨照管20多个孩子，喂饭也是轮流，没有必要的感情交流，这确实给队员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走出福利院很久，他们仍感到一种情感深深的压抑在内心。

在福利院之后队员们又走访了阳光之家。上海每个街道都设立了阳光之家，专门为16~35岁轻度并有自理能力的智障者提供一个学习知识、提高生活能力的福利机构；而阳光工厂，多与阳光之家合并，针对工作能力强的智障人士，他们会做些简单手工工作，有工资，获得相关资格认证后还有希望参加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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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团队先去了杨浦区五角场的阳光之家（阳光基地），林老师接待了他们。去的时候阳光之家正在上德语课，他们坐在最后面旁听，林老师也和他们聊了聊有关阳光之家的一些知识。同学们了解到，上海浦东、闵行地区的阳光之家老补贴较高，主要与区政府的重视度正相关，杨浦区的算是整个上海市最低的。平时，学员除了上课，还会做些手工劳动。阳光之家的一切都是免费，对学员家庭来说是莫大的帮助。
之后同学们去的是杨浦殷行街道阳光之家阳光基地。他们上午先去了阳光工厂（阳光基地），这里的学员都是智力相对较好，程度相对较轻的，能和正常人比较自如地交流，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年龄则是二十几到四十几不等。在基地里，学员们都在给香皂做包装工作。包装工作有做盒子、外包装等几个环节。他们各自分工不同，有些人专门包肥皂，有些人贴标签，有些人折包装盒等等，做得非常熟练，也非常卖力。学员们每个月都有工资，按箱计算，每箱四五块。做的多的学员一个月能赚1300多，一般都能赚几百块每月。通过走访同学们发现这些残障人士都很热情，很希望跟人交朋友。阳光工厂里的学员分两种，一种是全天都在工作，一种是上午工作，下午学习。接待实践队伍的老师是个残疾人。这些老师是残联直属，编制也在残联，跟正常学校老师的编制不同，工资待遇也不同。

下午实践团队去了阳光之家，这里的学员的智力就更低一些了，情况相对比较严重一些，但他们也会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劳动，生活也是能基本自理，平时会有社工或者志愿者来给他们上课。阳光之家的设施齐全，有专门的电脑室，起居培训室，音乐室，厨房培训室等等，学员有30人左右。在同学们来到阳光之家以后，周老师接待了他们。据周老师讲，学员们上午会上课，下午做些手工劳动。给他们上课的是阳光之家招募聘用的义工，这是殷行街道的首次尝试。社工下属于专门的社工组织，并由社工办公室组织发工资。学员情况跟其他阳光之家大致相同，年龄超出35岁的也仍在这里，老师说这确实是没办法的事。进阳光之家手续不复杂，只要比较安稳，经过观察期（大概一个月）没问题就可以进来。他们平时天气温度适宜都会做户外运动，学员在这里都很开心。
[队员日志]
感触智障儿童的天地

——汤国平

在访问调查过程中，我发现残障儿童家庭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经济方面，更多的来自于生育残障儿童后产生的心理问题、照顾残障儿童所需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家庭矛盾的加剧。另外，社会对残障儿童的关注和帮助仍处于较低层次。

许多父母不能接受生育了残障儿童的事实，由此而产生屈辱感、恐惧感，把孩子当作人生的污点和长久的噩梦，甚至于否定孩子的存在，选择抛弃。这种现象是较为普遍的，而归根究底，社会将残障儿童置放于低于正常儿童的地位，是导致父母心理压力的根源所在。在生育残障儿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父母都会真实或者幻想地感受到周围的人异样的目光，或怜悯，或嘲讽，或幸灾乐祸......作为父母的责任与自尊、骄傲形成强烈的矛盾，时刻折磨他们的精神，痛苦不堪。逐渐地，父母对孩子的排斥感逐渐加深，并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厌恶感。这些心理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排解，对于残障儿童的成长教育是极端不利的。

由于残障儿童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照顾他们比正常的儿童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康复治疗、穿衣喂食、教育陪伴占据了父母相当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而残障儿童的学习认知能力、与外界的沟通能力相对较低，父母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教育孩子，却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在这过程中极容易挫折感、失败感。康复机构、福利机构以及其他专门的、照顾残障儿童并且帮助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基本生存技能的机构，数量上不能满足需求，许多机构负担了过多的孩子；另外，相当部分机构都有设备老旧、设施不健全的问题。因而，残障儿童的教育依然是以家庭为主。
在一定程度上，残障儿童成为了家庭生活的不和谐因素，成为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就抚养或者抛弃残障儿童的问题，一些父母争论不休。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推诿责任，不愿照顾孩子。工作上的不顺心有时也会无理地归结于残障儿童的出生，残障儿童被当成生活压力的宣泄口。一些父母对残障儿童的排斥感、厌恶感甚至可能拓展为对家庭的排斥和厌恶，认为是这个孩子、这个家给自己带来了霉运，毁了自己的一切，没事找事，纠纷不断，吵得家庭不得安宁。

社会给予残障儿童的关注和帮助也流于表面。位于交通不便、城郊地区的福利机构得到的赞助和支持远低于平均水平，设施落后，人力资源短缺，工作人员任务繁重。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大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很少有能够长期固定在一家福利机构服务的，机构安排的任务也是诸如打扫卫生之类的，甚至有些机构认为志愿者给机构带来了额外的麻烦而拒绝他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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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孩子是巩固家庭关系的纽带。每个孩子都应得到父母的呵护，而不应该被当作包袱。为人父母者无论多难，都应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为孩子撑起一片蓝天。国家、社会应该广泛宣传残障儿童是“祖国晚开的花朵”的观念，以及父母对孩子应有的爱护之情，设立专门用于父母心理咨询的公益机构，加大对相关机构的支持力度，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增加相关机构数量，加速设备更新和升级。福利机构在积极寻找社会援助，改良设施及教育水平的同时，应该多组织一些增进残障儿童和父母友好关系的活动。志愿者的服务应朝长期固定的方向过渡，向城郊地区扩散，真正地缓解福利机构的人员紧张问题。
祖国晚开的花朵

——周瑜潇

儿童似乎天生就应该可爱、快乐、充满欢笑，他们应是家长手里的宝，也是上天赐予人间最眷顾的礼物。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这么幸运，又或者不是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怀胎时小孩智障的症状无法查明，因此即使是医疗水平高如上海的地区也有相当大比例的智障儿童出生，而之后家庭所要负担的经济和精神复旦则远远不是常人可以想像的。

作为全国示范的大城市，走访中我感觉在给智障家庭提供帮助方面政府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上海是唯一一个每月都给智障儿童家庭补助的城市，虽然数额不多，但相比周围没有补贴的省市，起码体现了上海对智障儿童的关注。智障儿童福利院中有志愿者老师和带小孩的阿姨，尽管在我们看来政府提供的关怀还远远不够，对于这些身患智障而没有父母亲的孩子阿姨做的只是在饭店轮流喂餐，但或许在这样的条件下，说挨个教育治疗实是奢侈，能养活，便是工作的所有重点了。相比都是智障孤儿的福利院，在阳光之家的调研给我们的感觉较为轻松，可能是由于这里的人都有家庭的原因吧。阳光之家接受的是18-35的人群，而就像负责人说的，养到这个年龄，他们已然是父母手中的宝，十几年的怨、恨、家庭矛盾在此时早已凝聚成对这个特殊的孩子的爱。为了给智力水平不同的智障人士提供帮助和训练，上海残联分别设立了阳光之家和阳光基地，在阳光基地中是智力水平较好经过一番训练可以从事简单工作的智障人士，虽然智障人士的就业问题在现在还略显困难，但像阳光之家的老师所说：“就业一直都会是个问题，我们其实不奢望他们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我们希望的，就是阳光之家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快乐和安全的场所”。去闸北区的阳光之家的那天刚好是神九回归，大家闹哄哄地围着看电视，中间做一些书籍的整理，期间还和我们快乐地交谈，教我们和她们一起整理书籍。在阳光之家的一天是快乐的，也不禁让我思考，在无需操心金钱、就业、权势的他们的世界中，快乐反而显得更为简单。

撇去上海做的绩效工程不说，在帮助智障人士方面上海确实是各个省市的典范，让残疾人员当阳光之家的管理者，在维持阳光之家经营的基础上再解决一部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上海的这一做法值得各个省市借鉴和学习，而政府在智障家庭中的投入也是各个城市建立和谐家园的学习方向。

关爱残障人士 共建和谐社会
——朱佳妮

我们本次的社会实践主要关注了“智障人士”这一特殊群体在“阳光之家”的生活现状。在实地调查之前，在网上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包括上海阳光之家的介绍以及遍布区域，根据这些区域的分布代表性地选取了几家，事先进行小组讨论和分工协调，两人一组进行实地走访。

我们组主要去了两家普通型的“阳光之家”，一家是位于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的社区“阳光之家”，位于小区内部，面积不大，一共两层，但设施完善，环境整洁幽静。走进楼，就看到一位老师正在给十几个智障学生上课，在一位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进了教室旁听，据老师介绍，这位志愿者是来自体育学院的一位在职教师，同时也是一个公益组织的成员，每周二都会来这里给学生上基础的德语课。这位老师在上课时，教授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通过通俗生动的语言解释每句话，并且还配以图片，虽然学生的水平有所差异，但是大部分学生还是听得很投入，愿意和老师互动，积极地向老师提问，还时不时地传来笑声，课堂气氛非常活跃而愉快。在上课结束以后，同学们看到我们的到来，都非常主动地上前和我们交流，看上去状态很不错，甚至一些学生希望和我们拍照留念。接着，那[image: image5.jpg]


位负责人又带我们参观了其他地方，有一些活动室，手工室，训练室等等。这家“阳光之家”规模较小，大概只有二十几个学生，而且只有一为主要负责人兼教师，也是唯一一位智力正常的成年人。她说他们的收入不高，福利也不是很好，主要和每个区的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有很大关系，由于杨浦区的相关部门对智障教育建设的投入较少，残联的扶持也不够，所以一直都是靠一些社会的爱心人士和公益组织的热心帮助，才得以较好地运行和发展。并且，她也提到，像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叫“阳光之家”的社团，在上学期间，每周都会组织学生来做志愿者，为智障学生表演节目，和他们一起参加活动，所以智障学生和我们学校的同学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以便在平时生活中遇到问题，都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而他们也很乐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另外一家“阳光之家”则位于殷行街道的殷行一村，也是在一个小区里，环境也很不错，并且规模比之前一家更大一些，大概有一百多个学生，这里的学生主要集中在阳光工场里做一些简易的手工劳动。在这之前，他们先要在阳光之家接受康健培训，会有社工为他们教授一些简单的课程，比如生活自理方面，礼仪方面，还有专门的电脑教室和音乐教室等等。这家“阳光之家”刚刚开始尝试和社工组织合作，招募社工为阳光之家提供帮助和服务，现在还属于为数不多的示范点，如果效果理想，将会在其他街道进一步推广。康复较好的学生就会在阳光工场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比如那天他们就在做肥皂的外包装工作，秩序井然，动作娴熟，做得很认真，我们也参与了他们的活动，他们也十分友好，很乐意和我们交朋友。那里一共有两位负责老师，其中一位带领我们参观时介绍说，一般这些学生将长期在这里生活，如果可以，以后可能会送到养老院继续生活，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能够达到正常人的智力水平，去社会上直接就业，表现也都十分优异。

通过此次活动，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阳光之家”为这些智障人士提供的诸多帮助与关怀，

提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帮助智障人士走出家庭、融入社会。也让我觉得参加此次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和职责所在，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为这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更实际的帮助，也呼吁更多人能关注和关爱他们。

走进智障人士的世界
——季政

这是一个难忘的暑假，在这个暑假里我和我的队友参加了知行杯的调研活动。期间我们走访了多家阳光之家和儿童康育院，这使我收获不少。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直接并且深入地对这些身患疾病的儿童进行了了解。以前也在报纸或者网上看到过对于这些儿童的报道，然而看过便算，除了一种怜悯的感觉外几乎没有什么感触。然而这次和他们的零距离接触却深深触动了我，我更多的感到的是一种感动。刚开始是对他们本身的感动，他们身患疾病，无法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他们一样热爱生活，他们在他们的世界中快乐而且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专注的表情，可以看到他们认真的态度，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看到他们对安逸而且宁静生活的满足和快慰。在他们的世界，他们是幸福的。慢慢地是我对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感动。我们的社会没有让他们蓬头垢面地在城市的角落里乞讨，没有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关怀着他们。虽然这些年我们的媒体揭露了许多社会上黑暗丑陋的现象，我们也曾一度对这个社会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我们90后也成为新时代的愤青，然而这只是因为我们太热爱这个国家，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期望无以复加。所以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是就会异常愤怒。但是，这次实践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到了这个社会的温暖和友爱。媒体也让我们看到真善美，可是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让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也许是因为亲身经历，也许是因为在长久地失望中看到了希望，我为我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而骄傲。我们的社会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温馨的港湾，一个快乐的天堂，虽然与外界隔离，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必然快乐。

但是，我们同样看到了问题，隐藏在这些背后的十分严重的问题。上海在全国来看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经济实力也比较好，所以在对待残障儿童方面应该说做的比较好。可是我们的调研却发现社会给予残障儿童的关注和帮助流于表面。位于交通不便、城郊地区的福利机构设施落后，人力资源短缺，工作人员任务繁重。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大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很少有能够长期固定在一家福利机构服务的，机构安排的任务也是诸如打扫卫生之类的，甚至有些机构认为志愿者给机构带来了额外的麻烦而拒绝他们的服务。另外就是还有很多残障儿童依旧面临这社会的白眼和歧视，无法得到阳光之家和其他一些机构的服务。而且这些儿童所占比例很大。虽然相帮助残障儿童的机构是星星之火，但要想成为燎原之势前途还是困难重重。上海尤其如此那么全国的其他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在感动之余仍旧心痛。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调研把这些残障儿童面临的问题以及这些机构所面临的问题展现给大家，使我们的社会群众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做好我们的宣传，一次吸引社会公众的注意，并获得他们的大力支持，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增加相关机构数量，加速设备更新和升级。
这次社会实践对我个人能力的提高也十分显著。社会实践让我走出书本，走向社会，让我学习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虽然这次活动叫知行杯，但让我们知道光光“知”然后去“行”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行”而“知”，这才是社会实践的真正目的。我想这也是陶行知先生改名的原因吧。最后我要感谢我的队友，他们的睿智，坦诚，都深深让我折服，我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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